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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进京的失落

年我在山东省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三
,

成绩中等偏上
,

也就是考个本省的普通本科
。

因为学了很多年古筝
,

班主任建

议我去报考一下艺术院校
,

至少可以出省 要知道对于一个山

东的考生来说出省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
。

那时我对未来一无

打算
,

只是一心想走出这个生长了近 年的城市
,

我对它已

经彻底厌倦了
。

冬天
,

和另一同学一起挤上了北上的火车
。

跟着人流一出车站 我就被这个大气的城市吸引了
,

古

朴的建筑
,

到处闪烁着的霓虹
,

车站广场的大屏幕正在放映

美国大片《人猿星球 》
。

我像个傻子一样傻笑着站在广场四处

张望
,

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 我指着
“

北京站
”

三个大字

对我同学说
“

就冲这个北京站
,

我将来也要留在北京
”

多

可爱的豪言壮语
,

在以后到处奔波疲惫不堪的日子里
,

我很

多次想起那时的那股傻劲
。

我直接找到了要报考的学校
,

参加了考前辅导班
,

住在

学校的半地下室宿舍
。

很快辅导班结束了
,

但是我并没有取

得很好的收效
,

于是决定留下来继续找老师学习
。

学校不能

住了
,

我临时找到一个同门师姐
,

搬到了她租的房子里
,

跟

她平分房租
。

房东是做小买卖的有儿有女的中年妇女
,

但她是我长这

么大见到的最坏的人 我第一次真正领教了什么叫
“

皮笑肉

不笑
”

那就是她每天跟我们说话时的表情
,

天天找我们茬儿
,

天天来我们房间检查
,

天天要求我们加房费
。

我那时很不能

理解 我们只是一对规规矩矩的外地考生
,

为何要这样难为

我们 终于有一天晚上
,

我回家时看到行李被堆放在院子里
,

房间的门锁着
,

房东把我们赶出来了
。

我跟师姐磨破了嘴皮

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
,

除非当场给她二百元房租
,

否则当晚

我们就露宿街头
。

我当时快气疯了
,

说好的房租怎么能说加

零花钱
。

怎样给自家老百姓办点事成了姚景林

新的
“

事业
” 。

从元月五号起
,

姚景林开

始了自己的
“

艺术募捐万里行
” 。

第一站

到达了延边
,

一月份平均五天一个来回
,

到目前为止一共走了六个点了
,

所得款项

全部捐献给残联基金会
、

慈善总会等弱势

群体
。

说到这里
,

姚景林情绪变得激动起

来
“

我坚信 用我们的艺术弘扬奥运精

神的同时
,

向世界宣告东方的艺术才是人

类应该追求
、

崇拜的
。 ”

姚景林打算写完后去缩照一卜
,

换 一

种形式献给奥委会
,

决心一定要掀起一 个

波澜
。

姚景林强调 这个举措绝不仅仅是

他个人的行为
,

而应该是代表中华民族

的
。

在北京最偏远的郊区做过 年的政府顾

问
,

那是 一个半山坡 上的小山村
,

村长穿

的裤 子都是带补
一

的
,

孩子 一年 元的

学费交不起
。

因为没有 卜业
,

就没有钱的

来源
,

家家靠卖自家养的鸡下的蛋攒 一点

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书

姚景林说他要将
“

艺术募捐万里行
”

一直进行到 年
,

之后还有新的打算

他要在这个期间把国际奥委会唯一的法典

— 奥林匹克宪章 》
,

一共是 章 万多

字
,

用他的书法艺术写完
。

他说他一定要

让世界人民认识洋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
,

不是说北京一开奥运会了就老宣传北京有

长安街北京有国贸大厦
,

而是应该最推崇

我们的文化
。

后记 姚景林是那种特别直爽的人

言谈举止中还带粉一点官味
。

当他讲到自

己的四次创业时
,

我很难想象外表这样稳

重的人居然会有如此惊人的想象力和勇

气
。

谈到自己现在为奥运所作的事以及

年后的打算 我看到当年干事业的

闯劲又闪回到了他的眼眸中
,

也许它就从

未消逝过
。

我们只能祝愿他 九转功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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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加 愤怒
、

委屈
、

对这个世界的不解
,

使我们不顾后果地

拖着行李离开了刚住了一周的房子
。

天已经很晚
,

我们拖着

行李默默地走着
,

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现在的状况该怎么办
,

根本顾不得去流眼泪
。

最后我们在一个 小时营业的小店过

了一晚
,

天刚亮我们就出来找房子
,

沿着街道一家一家地敲

门
,

客气地询问礼貌地应答
。

就在我们把那个小村庄翻到第

二遍的时候
,

终于有位大婶
,

听说了我们的遭遇后
,

答应在

她家的佛堂给我们临时拼凑一张床
。

我们感激地站在大婶面

前掉下了眼泪
,

好人与坏人
,

天堂和地狱
,

只隔着一条街
。

事实证明这位大婶确实是位每天吃斋念佛的好人
,

但她

好几次对我表示她不喜欢我的这位师姐
。

后来师姐比我早考

完试
,

那天我一进门就借了
,

师姐走了
,

将我的那床被子和

唯一放在外面的一本书一块带走了
。

又是绝望的寒心和困惑

不解
,

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
,

难道这样共患难

的友情还抵不上一床被子和一本书吗 那可是没有暖气的二

月天啊
,

晚上我坐在床上
,

把所能找到的衣服和底下垫着的

破褥子一起裹到身上
,

迷迷糊糊地过了一晚
。

结果第二天还

是感冒了
,

距离离开还剩下三天
,

我又去买了一床被子
。

走

那天妈妈从家乡赶来帮我拿东西
,

一进门就泪流满面
“

女儿

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
”

后来我以专业第四的成绩拿到了文考通知书
,

但是北京
,

年的北京带给了我太多的伤心和不解
。

她远没有我想象

的那么纯洁美丽
,

在这个城市匆忙的外表下
,

是人与人之间

私欲与冷漠的纠结
。

它大得像一个汹涌的海
,

在其中我无法

驾驭 自己
。

最终我选择了天津
,

一个小市民气十足的城市
。

我

头也不回地离开
,

没有丝毫的不舍与留恋
。

高龄多少的热水器也只能出冷水
。

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
,

房东在我们交房租当天买来了床
,

说好明天给我们拿把凳子

过来
,

结果我们足足等了一星期
,

天天端着碗蹲在地 吃饭
。

直到那天我实在受不了了
,

电话打到房东家一 口 气没喘地足

足叫嚷了十几分钟
,

两把椅子总算
“

千呼万唤始出来
”

了
。

好在我们只待了两个月就打道回校了 这两个月里
,

每

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停地奔走再奔走
,

只为了
一

个不得

不完成的使命
。

我们刚刚大学二年级
,

就被学校扔到了这个

大城市
,

我清醒地意识到 我正在被逼无奈地迅速长大
,

因

为任何依赖和幼稚的想法都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
。

二进京的无奈

年夏
,

已经要上大三的我被老师安排到北京某报社

实习
,

于是我第二次来到了北京
。

这次就有经验多了
,

事隔

两年多
,

我也长大了很多
,

不会再像当初那样整天瞪着天真

的眼睛想不明白了
。

我开始故作老练地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麻

烦
,

生活在继续
,

麻烦就不断
。

我和一同学合租了一个一居室
,

顶楼
,

每天被烤得像只

炭烧猪
。

搬进去之前房东说里面家用电器一应俱全
,

结果一

看房子
,

地上干净得连只马扎都没有
,

所谓电器也就是一个

老式窗式空调
,

一晚上跑十个字还没有制冷效果
,

那个不知

三进京的坦然

年 月
,

我们再次被扔回了北京 说起去年的经历

还心有余悸的时候
,

人已经站在了北京的街头
。

我果断地搬到了一个地下室
,

打算先住着再慢慢找房子
。

来了以后我才知道 这个三平米的小房间
,

实际上是人家蜂

螂家族的地盘
。

它们大摇大摆地出人在我的视线里
,

没事还

经常到我床上欣赏一下我的睡姿
。

那天我正在跟一同学聊天
,

只听很大的噪音从头顶传来
,

我同学大喊 哇唆
,

你房问来

了一架战斗机 我定睛一看
,

是 一 只特大号的苍蝇
,

足足有

六只普通苍蝇那么大
。

奇形怪状的虫 子不断出现
,

特别是在

下雨的时候
,

我的房间就是昆虫的乐园
。

我可以忍受房间的

潮湿阴冷
、

空气的不畅缺氧
,

但是唯独这些虫子让我整天胆

战心惊
。

一天上班之前
,

我翻出我的凉鞋
,

发现一层层牛皮压成

的鞋底上居然布满了绿毛
。

我瞪着这壮观的场面好半天没缓

过神来
。

一看表快迟到了
,

我卷起裤腿背上书包
,

嘴里叼 上

一袋牛奶飞快地向地铁站奔去
,

一路甩过无数奇怪的目光
。

闲暇的时候就看书
、

码字
,

决不允许自己有时间去郁闷
,

只在每天到地面上吃饭的时候
,

望着对面的高楼大厦憧憬一

下 也许几年后
,

十几年后
,

我会有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子
。

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
。

我己经从心里坦然地接受了这个

城市
,

它毕竟是全国文化中心
,

古典音乐会
、

歌剧
、

摇滚
、

明

星演唱会
、

话剧 ⋯ ⋯我穿梭于其中
、

流连忘返
。

这些我热爱

着的艺术
,

只要有它们存在
,

我就要留在这 里
。

生在外地
,

活在北京
。

还能有别样的活法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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